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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为何要立德化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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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建安

慕名来到永平县博南镇花桥古村，
古村静谧地坐落于博南山东面山腰的一
片缓坡上。走进村里，一条古道从东至
西穿过村子，街巷格局与古道两侧或新
或旧的传统民居建筑，在使劲彰显其承
载千年岁月的厚重，以及曾经的辉煌。

花桥古村是西南丝绸之路博南古
道段永平坝子到杉阳坝子中间必经的
一个重要驿站，也是博南古道上的千年
古村。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 69年）开
始为博南县县衙所在地。据晋常璩《华
阳国志》载有“博南县西山，高三十里，
越之渡澜沧水。汉武帝通博南山道即
此”。据史书记载，花桥古村宽长不逾
二里，居家仅百余户，宽三米左右的青
石古道由东向西把古村一分为二。如
今古道两旁还存有“前店后厂”的作坊
型的铺面，古貌犹存。过去博南古道上
往来马帮和商队较多的时候，人们称之
为花桥小镇，随着博南古道历史远去才
称之为花桥古村。

一阵秋雨过后，古道显得清新寂
静。漫步于修葺过的石板路上，仿佛听
见昔日马蹄声的回响。古道中段北侧有
一栋较为显眼的老房子，由于多年失修
相对破旧，大门上鲜艳的对联告示着还
有人居住，从门缝往里看，一位老人身影
在忙碌着，由于对古道、马帮与老房子过
往的好奇，便决定造访这古老的院子。

轻轻推开陈旧的大门，我小心翼翼

地踏进老屋，时光仿佛在此刻慢了下
来，整个房子纵深约有5米，房子里设施
都很旧，更多的是堆着些杂物，在挨近大
院处有一老灶，看上去还常用，还残留着
往昔淡淡的烟火气。穿过老屋进入里面
的大院，一位老奶奶在晒着一地的核桃，
看到我的到来，老人家似乎一点都不诧
异，十分热情地招呼我，忙着给我搬椅
子，倒水，拿零食，那份和蔼可亲的瞬间
驱散了陌生感，也为这次古村之行奠定
了温暖的基调。

老人姓高，虽已 90 岁高龄，但仍耳
聪目明。和蔼可亲的老人一下子让我
进入松弛状态，便决定要她聊聊古村的
过去和古道上的马帮。与高奶奶聊天，
如同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窗，首先聊
起她家的老屋子，她告诉我这栋老房子
大约有 100 多年的历史，反正比她的年
纪还要大，但具体大多少显然也说不出
来。她说这个房子过去是用来做马店，
现在也没有资金重建或大修，但留着也
好，可以时常怀念怀念过去。据老奶奶
介绍，她的祖父辈从保山搬迁过来，据
说当时因看到博南古道上马帮和旅客
来往较多，于是就来这里经营马店，彼
时的马店是赶马人歇脚的港湾，他们
家的马店主要经营马料、马具和马帮
用品等。

一谈到马帮，高奶奶略显兴奋，那
些与马帮相关的故事，在高奶奶口中缓
缓流淌。在她的记忆里，马帮规模不
一，多则四五十匹，少则十五六匹，每个

马帮都少不了一位马锅头和一位炊事
员。她说赶马人的生活充满艰辛，风餐
露宿是常态，有时就睡在马驮子下面，
有时依偎在大树旁，还得轮流值守照看
马匹。当时多数马帮自带行李与炊具，
每到一地歇息都是自己生火做饭，生活
很是拮据简单，无论在路上还是在驿
站，通常都是一锅饭一锅杂锅菜，杂锅
菜中肉很少，每人最多也就能吃到一两
块。高奶奶说着说着似乎回到了历史
深处，讲述的时候有些少了条理和逻
辑，目光时而深邃，时而茫然，毕竟 60、
70年前的记忆已不那么清晰，但那分明
是她童年里难以忘怀的片段。

据高奶奶说，历史上村里很多居民
的祖辈，都是从不同地方沿着博南古道

“寻商机而来”，他们在此经营马店、客
栈、饭店和杂货铺等，因此村里的姓氏
比较多。那时开马店生意很好，上世纪
40年代滇缅公路建成通车后，博南古道
上的马帮与商队日渐稀少，曾经繁华的
马店生意也渐渐冷落起来，村里一部分
人也随之另寻他地经商，而她们高家却
选择留下来从事农业生产，花桥从此就
由镇变成了村。高奶奶也从古道驿站
的“大家闺秀”，逐渐适应了农耕生活，
并在岁月变迁中艰难地抚养子女成长
成才，时代的沧桑巨变在老人脸上刻下
了深深的印痕。

这栋老屋，既是高家命运转折的见
证，更是博南古道从繁盛走向沉寂的缩
影，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时空纽带，

也成了我探寻古道和马帮的入口。时
代的浪潮总在不经意间改变着一群人
的命运轨迹，一条道路的变迁影响着一
群人的生活，高奶奶及其家庭就是这样
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

骡马在过去是作为一种财富的象
征，也是云贵高原上重要的交通工具，
曾经，无数马帮穿梭在古道之上，为云
南历史进步、经济繁荣和各族人民繁衍
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必不可少的物
质和文化，不知不觉让各族人民在物资
互换与文化碰撞中不断加深融合，增进
民族情谊。

如今来到花桥村，过去的景象早已
换了新颜。承载着云南商贸文化往来、
民族融合的古道和马帮淡出了历史舞
台，并成为故事。曾经活跃在古道上的
马帮，也早已成为一种意象。但漫步古
道、参观老屋，与老人对话，犹如是一场
与历史对话的深度体验，在老人的讲述
中，感受马帮文化的厚重，理解一条古
道如何影响一群人的生活，思考时代变
迁背后的历史逻辑。

古村、古道、老屋、老人，如今已成
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珍贵纽带。高奶
奶作为最后一批生活在西南丝绸之路
和茶马古道沿线的老人，他们与马帮有
过交集，是古道、马帮辉煌历史的活载
体，她们口中的马帮形态、赶马人生活、
古道的日常，是书本与史料中难以详尽
呈现的鲜活细节，也是吸引人们前来探
寻的核心魅力。

古村古道 老屋老人

□ 李文开 文／图

若说南涧的山水是一卷徐徐展开
的画轴，那红土林便是画中最浓墨重彩
的一笔——它并非独立的奇景，而是南
涧土林脉络里鲜活的一段，由时光与自
然联手雕琢，在无量塔下的公路旁，悄
然长成了世人眼中的“诗与远方”。

从南涧县城出发，不过3公里的路
程，脚步轻缓些，或是车轮轻轻一转，这
片红土世界便映入眼帘。初遇时总忍
不住驻足：那些土峰哪里是冰冷的地
质造物？分明是大地肆意挥洒的想
象——有的如浮屠叠翠，层层向上托举
着天光；有的似春笋破土，带着刚劲的
生命力；偶有几座连在一起，像极了待
发的火箭，仿佛下一秒就要冲破云霄；
还有的藏着“高山流水”的温婉，裹着

“古代城堡”的庄严，甚至能寻见“人物
头像”的眉眼、“飞禽走兽”的灵动，每一
眼都是新的惊喜，任你把心中的美好都
安放在这红土造型里。

手举相机，无论是广角定格整片红
土起伏的轮廓，还是特写捕捉土峰表面
被风雨打磨的纹理，按下快门的瞬间，便

是一幅无需修饰的佳作。而当你真正走
进它的怀抱，才懂何为“步步皆景”：锥
形、柱状的土峰高低错落，没有刻意的排
布，却像大自然精心设计的雕塑群，阳光
洒下来时，红土泛着暖融融的光，影子在
缝隙间游走，连风穿过土林的声音，都像
是在轻声讲述着千万年的故事。

最是春暖花开时，这里便成了所有
人的“治愈角落”。孩子们会追着光影
在土峰间穿梭，把笑声留在每一处凹陷
的“小洞穴”里；年轻人手牵手漫步，让
红土的浪漫为爱情添上一抹独特的底
色；就连想寻一份宁静的人，也能找个
向阳的土坡坐下，看云卷云舒，任思绪
随红土的气息慢慢沉淀。常有游客走
到深处，望着眼前壮阔的景象，忽然就
没了言语——不是词穷，是心中的震
撼，早已胜过了所有形容。

这便是南涧红土林，是自然赠予南
涧的礼物，也是每个奔赴而来的人，能
安放热爱与心绪的地方。若你也想遇
见这份美好，不妨亲自来走一走，听红
土与风的对话，看阳光与造型的共舞，
那些未说出口的心动，自会在这片土地
上，找到属于你的答案。

南 涧 红 土 林

□ 母锡鹏

南诏德化碑位于大理市太和村西面
的苍山缓坡上，当年的南诏太和城中。
此碑立于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 766
年），即“天宝战争”后10年，正值南诏势
力空前兴盛的时候，距今已有1200多年
的历史，被史学界誉为“云南第一碑”，
1961 年被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南诏德化碑高 4米、宽 2.4米、厚 0.6
米，是云南最大的1块唐碑，正面碑文40
行 3800 余字，碑阴为官职题名 41 行
1200 余字，由于千百年来风雨剥蚀，现
尚存 776 字。据碑文记载，碑文的作者
是王蛮盛。碑文体为骈体散文，内容丰
富，文辞典雅，脉络清晰，一气呵成，而且
书法挺拔秀逸。

碑文主要颂扬了阁逻凤的功绩，着
重叙述了南诏和唐朝、吐蕃之间的关系
以及历次战争的起因和经过，表明南诏
叛唐并非本意，表达了希望同唐朝和好
的愿望。《新唐书·南诏传》记载阁逻凤的
话：“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
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
这句话明显地说明了其立碑的目的。

南诏德化碑从最初撰文到竖立，充
分体现了阁逻凤的政治远见与领导才
能。天宝战争刚一结束，阁逻凤就拟定
了有关天宝战争起因、过程的碑文内容，
为日后复归唐朝埋下了伏笔。由于当时
南诏想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故对碑文
内容秘而不宣。十年后，南诏在不受唐
王朝的约束下，以武力据有云南，羽翼渐
丰。由于长期征战，人心思和，更重要的
是归于中华民族大家庭，自古以来就是
云南各族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于是在

南诏国都城太和城竖起德化碑。南诏德
化碑的刻立，阁逻凤一方面表明了自己

“不得已叛唐”的历史原因，向吐蕃表示
了不满；另一方面表达了欲同唐王朝重
修于好的企盼，可谓是一箭双雕。

南诏从反唐到归唐，其间经过了 42
年。南诏归唐后，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韦
皋为了长久地维系唐王朝与南诏的关
系，巩固边疆，又主动提出废除属国送子
弟至京城充当人质的做法。为加强沟
通，南诏每年派子弟到成都学习，教以书
数、礼乐，如此五十年不断，培养人才上
千，对当时的文化和经济起到了积极作
用。韦皋还派工匠教南诏制造坚甲利
弩，使南诏的铎鞘、郁刀、浪剑十分精良，
闻名于世。

南诏德化碑是研究南诏历史、云南民
族史以及唐史、西藏地方史的宝贵资料，
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此碑曾仆地沉埋
了数百年，直到清乾隆时，王昶访得此碑，
将其掘出并拓片，收入《金石萃编》中。清
代太和县进士董正官有诗写道：“铭心澡
祓誓清波，寂寞荒碑对洱河。立马斜阳听
吊鸟，至今啁哳骂虔陀。”民国六年（公元
1917 年），李根源将碑竖立并建碑室。
1956年，大理县人民委员会将破损不堪的
贮碑室拆除，改建为封闭式两开间木石结
构平房。1982年5月，国家文物局批准大
理县（今大理市）南诏碑亭及环境建设方
案，并拨专款修建。1983年完成围墙工
程，1984年新建了仿唐碑亭。

“德”是南诏的立国之本，德化碑是
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丰碑。立碑至今
已1250多年，时间在变，空间在变，一切
都在变，唯有“大气明理、德化和谐”的精
神一直在延续，永远地根植在大理人民
的内心深处。

□ 霍永安

我一直生活在大理，发现身边爱喝
下关沱茶的人越来越多。到底是它的滋
味勾人，还是藏在茶里的大理日子动人，
我说不清，但每次端起茶杯，总觉得心里
踏实。

于我看来，爱喝下关沱茶的人，未必
都懂“茶道”的玄妙，但一提起这茶，眼里
总会亮起来。你要是去下关西大街、龙
尾关的老巷子里转转，总能看见墙根下
坐着的老人，面前一只粗瓷大碗，碗里泡
着的就是下关沱茶，茶叶沉在碗底，像小
小的绿岛。

爱喝下关沱茶的人，也未必都是大
富大贵的主儿。其实这茶最贴心的地
方，就是不挑人、不挑场景。城里的年轻
人，会把沱茶掰碎了放进玻璃壶，泡上后
配着乳扇吃，说这是“老味道新喝法”；村
里的老人，用土陶罐煮沱茶，煮得茶汤浓
酽，就着烤洋芋喝，一口下去浑身暖；就
连以前走茶马古道的马帮，驮得最多的
也是它——二楞的爷爷曾是马帮脚夫，
他总说爷爷讲的故事里，沱茶是“路上的
干粮”，“茶汤一入口，就想起了下关的
风，再远的路，喝口沱茶，就像离家门近
了一步。”

要说喝茶的讲究，下关人倒也有，但
从不是“将就”的讲究。清晨天刚亮，巷
口的饵块摊就支起来了，老板一边揉着
饵块，一边用大铝壶煮沱茶，茶汤滚着小
泡，香气飘得满街都是。客人要上一碗
茶，边吃饵块边喝茶，热乎气从喉咙暖到
肚子里，一天的精神头就这么提起来

了。到了午后，绿玉公园的茶摊子更热
闹，三五个人围着茶桌，泡一壶新压的沱
茶，聊的是抖音上刷到的时政新闻和街
头巷尾发生的事，茶喝淡了，续上热水，
话题还能接着聊。二楞说：“下关人喝
茶，喝的不是‘明前’‘古树’的名头，是一
口实在滋味。你看这沱茶，刚泡的时候
浓，喝到后来淡，可咽下去总有回甘，就
像日子，苦甜都有，却总有盼头。”

上个月连续下了几天的雨，我又去
了二楞的茶店。他从柜子里翻出一饼十
年的老沱茶，茶纸已经泛黄，上面还印着
旧时的“下关茶厂”字样。热水注进盖
碗，茶叶慢慢舒展，像刚从睡梦里醒过来
的水草，在水里轻轻晃动。第一口喝着
浓，带着点陈茶的醇，第二口就鲜了，咽
下去的时候，喉咙里有淡淡的甜；到第三
口，竟喝出了兰花香，二楞笑着说：“这是
老沱茶吸了茶铺后院兰花的味道，藏了
年月的茶，总有些惊喜。”

《大理府志》里写过“下关风焙茶魂，
洱海月映茶汤”，这话一点不假——下关
的风，吹透了茶饼的每一丝纤维；洱海的
水，泡出了茶汤的清透；就连苍山的雪，
都成了煮茶的好水。这茶不像那些名贵
茶品，需要小心翼翼地伺候，它就像大理
人，实在、温和，融入柴米油盐里，却又给
日子添了几分滋味。

走在大理的街头，不管是古城的茶
铺，还是下关的小巷，总能看见下关沱茶
的影子。要是你来了大理，不妨找个老
茶铺，喝一碗下关沱茶，尝尝这茶里的风
花雪月，尝尝这茶里的大理日子。毕竟，
好茶值得慢慢品，好时光也值得慢慢过。

沱茶里的风花雪月

□ 王彦

大理人吃花，是四时不断的生计，
也是代代相传的聪慧。花开时，人们总
能想出法子，让那枝头的娇艳，化作碗
中的平常。

春天，苍山积雪初融，杜鹃便红了
山坡。大理人采那半开的花苞，回家与
腊肉、豆米同煮。汤沸时，腊肉的咸香
与花的青涩在灶头交织，竟生出一种鲜
活的暖意。食时先饮汤，再嚼花，花的
微酸恰解了腊肉的油腻。小儿不晓滋
味，只道汤色好看，粉红的花瓣在碗中
浮沉，如小鱼嬉戏。

夏日的石榴花最是热烈。妇人们
晨起采花，趁露水未干时摘取，花朵犹
带凉意。归家洗净，裹以豌豆粉，入油
锅急炸。那油须是菜籽新油，火要旺，
花一下锅便蜷缩成团，红裳变褐衣，酥
香扑鼻。撒些许椒盐，配以冰镇酸梅
汤，酥脆中透出清凉，最宜消暑。

秋风吹起时，南瓜花开了。大理人
采那雄花，雌花要留着结果，或煎蛋，或
炒腊肉。花冠肥大，裹了蛋液煎至金黄，

外酥里嫩；与腊肉同炒，花的清甜恰能解
肉的厚腻。食客往往分不清吃的是花还
是菜，只道鲜美异常，连连下箸。

冬寒料峭，却有芋头花可食。紫红的
花苞需小心处理，去其花蕊，免生麻口。
大理人烹芋头花，竟与做酸辣鱼同法：热
油爆香姜、蒜、辣椒，下花苞翻炒，浇以陈
年酸木瓜水，添少许高汤慢炖。花苞吸饱
酸辣汁水，变得软糯适口。食罢唇齿微
麻，浑身俱暖，竟不觉窗外寒风萧瑟。

四季轮回，花开花落，大理人的灶火
从不寂寞。他们不谈风雅，不论诗画，只
将各色花朵一一收拾，化作日常滋味。

花市上的大妈们最知时节。春日
竹筐里堆着杜鹃，夏日换作石榴，秋日
满是南瓜花，冬日则是紫红的芋头花。
她不吆喝花的名目，只道：“今日的花嫩
得很！”买主自会辨认，各取所需。

想来大理人食花，吃的不仅是滋
味，更是四时更迭的智慧。他们将花期
化作食期，让那转瞬即逝的美丽，在唇
齿间留得更久些。花开有时，而人间烟
火不息，苍山洱海间，总有一缕花香伴
着炊烟，袅袅升起。

四季花馔

课 间
拍摄时间：9月8日 拍摄地点：宾川县金牛镇一小 作者：张义红


